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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狄马加地震诗歌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

章宇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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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地震诗歌以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为背景，将诗性语言与民族文化意象相融合，展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

识的深刻内涵。其创作立足于公共关怀，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现实主义精神。在《献给汶川的挽歌》中，诗人构建了“个体—

民族—人类”三层情感结构，实现了从个人情感抒发到集体情感共鸣的升华。而在《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》等地震诗歌中，他借助藏

族文化意象，打破民族界限，完成跨民族的情感联结与文化书写，进一步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实质。吉狄马加的地震诗

歌不仅为灾后精神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文学参照，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深厚的情感基础与文化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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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近年来，地震诗歌越发成为探讨文学公共性与社会责任感

的重要领域。作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人的代表，吉狄马加的创

作以其独特的民族视角与人类关怀，诗歌创作中展现出强烈的介

入意识。他的地震诗歌不仅深切地抒发个人情感，更通过少数民

族文化符号的运用，构建起个体与集体、民族与人类之间的情感

联结，成为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本。尽管学界对吉

狄马加诗歌的民族性与现代性已有充分讨论，亦不乏对其作品中

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注，然而，现有研究尚未系统性地将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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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地震诗歌”作为一个关键的文本类型，深入剖析其中中华民族

共同体意识的构建机制、表达策略及其独特的公共价值。基于此，

研究吉狄马加地震诗歌中所显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颇有价

值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各民族共建中华民族、共享中华文

化意识……从中凝练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共识，为全

体社会成员生成共有国家认同打下情感和心理基础。[1] 在重大灾

难面前，社会各方力量迅速凝聚为“休戚与共、荣辱与共、生死

与共、命运与共”的深刻共识，这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

中体现。本文旨在分析吉狄马加的地震诗歌如何通过诗性叙事将

地震集体记忆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资源，从而

揭示出吉狄马加的地震诗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方面的独特价

值，为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研究提供新的视角。

1 以诗歌介入公共关系的创作态度

21 世纪以来，不少诗人着力于反驳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

代初开始盛行的以日常生活现实为书写对象的个人化写作、私语

写作，试图“寻求诗歌重返社会、文化中心的可能路径”，以重

新建立诗与公共现实的关系。近年来，随着各种灾难、公共事件、

重大社会问题的出现，不少诗人自觉主动将诗笔聚焦于公共现实，

积极处理诗与公共现实的关系，吉狄马加无疑是一个典型代表。[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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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狄马加地震诗歌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介入公共

现实的最好媒介。当 2008 年汶川地震、2010 年玉树地震等灾难

发生时，人们不仅需要物质层面的救援支援，更需要情感层面的

慰藉、精神层面的凝聚。此时，诗歌以其凝练的语言、强烈的抒

情性，成为最快抵达人心的文学形式。然而，并非所有聚焦地震

的诗歌都能有效“介入公共关系”，有些诗歌流于对地震场景的

直白记录，缺乏情感的升华与精神的思考，难以引发读者的精神

共鸣；有些诗歌则陷入过度的个人悲伤宣泄，难以与更广泛的公

共情感形成连接。而吉狄马加的独特之处在于，他将“中华民族

共同体意识”作为连接个人体验与公共现实的核心纽带，他的悲

伤不仅是个人对同胞遭遇的同情，更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

同体面对苦难时的集体共情。这种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内核

的写作，使得他的诗歌既能深入情感的细微之处，又能拥有广阔

的公共视野，从而真正实现了诗歌与公共现实的有效对话。

2008 年 5 月 12 日，汶川地震突如其来，成为整个中华民族

心中难以磨灭的创伤记忆。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，吉狄马加

没有选择沉默，也没有等待所谓的“灵感降临”，而是以诗人的

敏锐感知与社会责任担当，迅速将心中的悲痛转化为凝练的诗行。

在汶川地震发生的当月，他便完成了长诗《献给汶川的挽歌》。

这首诗的创作速度，本身就是一种“介入”的姿态，以即时性的

情感回应，与灾区人民、与整个民族的悲痛情绪同频共振。在诗

中，吉狄马加以诗性语言呈现了全球不同地域人群对汶川的深切

关注与共情。这种跨越地域的情感联结，既源于诗人个体对同胞

创伤的感同身受，更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熔铸中升华为

一种集体性的精神共鸣。“也是从那一刻，时间被重新计算 / 中

国在奔跑 / 世界在奔跑”、“无论是东方人 / 还是西方人的眼睛

里 / 都为你含着悲伤的泪水 / 是的，汶川 / 因为这种哀痛不仅仅

属于你 / 这是人类的哀痛 / 这是所有生命的哀痛！”[3] 这些诗行

彰显了诗人在面对不可抗力的天灾时，人们之间没有民族的隔阂，

只有对同胞创伤的深切共情。最后，更是将“汶川的哀痛”上升

到“人类哀痛”、“所有生命哀痛”的层面。这种情感既是诗人

个体诗性的独白，也是中华民族作为命运共同体与世界人民情感

同频的彰显。这种“上升”绝非简单的情感拔高，而是建立在对

“共同体”多层内涵的深刻理解之上。从“个体”到“中华民族

共同体”，再到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，吉狄马加的诗歌构建了一

个层层嵌套、相互支撑的“共同体情感结构”。诗人个体的悲伤

是情感的起点，是所有真诚情感表达的基础；中华民族的集体共

情是情感的核心，是连接个体与人类的桥梁；人类的共同哀痛是

情感的升华，是对共同体精神的终极诠释。

吉狄马加的创作扎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致力于融合个

2 吉狄马加地震诗歌中体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

体表达与人类关怀。这一特点在其流寓青海期间得到了进一步深

化，当地丰富的多元文化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更为深厚的底蕴。吉

狄马加在青海的寓居期间，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发生地震。时

任青海省委常委的吉狄马加被藏族人民在面对苦难与离别时的独

特信仰深深感动。他写下《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》献给玉树的藏

族受灾人民。他用诗歌去赞美藏族人民的信仰力量，他的诗歌成

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桥梁，让更多的人了解藏族人民在面对苦难

和离别时的精神世界。

在《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》中，吉狄马加以嘛呢石作为诗歌

的核心意象。嘛呢石——以在石头上刻有“嘛呢”即梵文佛经中

的六字箴言而得名。通过刻画六字箴言，嘛呢石可以引导人们超

越现实束缚，获得心灵安抚与精神慰藉，消解痛苦、恐惧等负面

情绪。2010 年玉树地震后，遇难者家属通过放置刻嘛呢石，寄

托对逝去亲人的哀思，以此抚平内心伤痛。在当地藏族文化中，

向嘛呢石祈福是一种常见的情感表达与纪念方式。嘛呢石堆作为

一个凝聚民族情感的精神地标，它象征着藏族人民对信仰的共同

坚守，以及在这种信仰下形成的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。身为彝族

诗人的吉狄马加却对藏族的“嘛呢石”这一独特信仰有着切身体

验，表现出超越民族的共情能力，这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

体现。

在《嘉那玛尼石上的星空》中，吉狄马加表现了不同族裔对

藏族同胞关注。诗人在面对天灾造成的集体创伤时，跳出了单一

的民族身份。他在诗歌中写道：“于是，我仿佛成为了一个格萨

尔传人 / 我的灵魂接纳了神秘的暗示 / 嘉那嘛呢石，请你塑造我 /

是你把全部的大海注入了我的心灵”[6]148。这种跨越彝藏文化差

异的深度共情，正是“休戚与共、荣辱与共、生死与共、命运与共”

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象体现。无论是是藏族，还是彝族都

是中民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在几千年历

史长河中，中华人民始终团结一心、同舟共济，建立了统一的多

民族国家，发展了 56 个民族多元一体、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

系，形成了守望互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”[4]。中华文明延绵五千

年历经各种磨难而从未中断，创造了世界文明绝无仅有的奇迹，

表明中华民族内蕴着独特而巨大的凝聚力。吉狄马加来到多民族

聚居的青海，看到藏族人民面对地震时的伟力，藏族文化自然而

然会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。他在《嘉那玛尼石上的星空》中写道：

“我已经是另一个我，我的灵魂和思想 / 已经成为了这片高原的

主人”[6]148，此时，诗人已经完全把自己当作了一个生于此，死

于此的藏民。诗人此刻的情感是个体的、诗性的，同时也是共性的。

玉树地震发生以后，比经济损失更难以估量的是地震对灾区

人民造成的心灵创伤。相较于物质重建有明确的工期，精神家园

的重塑是一场更漫长、更隐性的修复工程，它关乎灾区人民能否

3 地震诗歌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

重拾对生活的信心，能否重新建立与民族文化的情感联结，更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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乎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根基的稳固。因为各民族的精神家园，本

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玉树的精神重建

绝非局部的自我修复，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凝聚力的一

次集体锻造。由此可见，精神家园的重塑成为比物质重建更为重

要的任务。玉树人民都在以自己方式在重建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，

《三江源报》复刊，玉树州文联成立，《康巴文学》《三江源生

态人文》和《源》创刊，州民族歌舞团、玉树土风歌舞团也重整

旗鼓……[5] 这场精神重建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，

许多玉树以外的人对玉树精神家园的重建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

仅中国作家协会就曾三次组织大批作家深入玉树采访、体验，创

作了一大批反映玉树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文学作品。而吉狄马

加写给玉树的这些“地震诗歌”堪称典范。《献给就要来临的明

天》也是吉狄马加以玉树地震为主题创作的诗歌，与《嘉那嘛呢

。诗中一石上的星空》共同构成玉树灾后重建的重要精神成果之

反复呼告的“我们不会放弃你”、“我们不会离开你”等直抒胸

臆的表白，既表现了诗人要与玉树人民共度难关的决心，更是对

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诗意具象化。诗人以“我们”这一集体称

谓超越个体身份，将面对灾难时的民族共情升华为中华民族命运

与共的情感。“把光明和微笑 / 都献给就要来临的明天”[6]158，

更是以深切温暖的语言传达了乐观的精神以及对玉树灾后重建的

信心，表现浓厚的人文主义。

地震诗歌除了抚慰受灾群众的精神创伤之外，对苦难和灾难

。对“历史”（现实）的“历一的“历史化”书写也是其基本题旨之

史化”叙述是建构一个国家或民族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。

尽管大地震依然是我们当下的现实，作为一种“战时性”文学表

现手段，“地震诗歌”已经提前将大地震“历史化”了。……大

地震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历史，苦难是我们共同经历的苦难。因此，

在这个意义上说，“地震诗歌”已经成为建构和强化我们国族身

份认同的历史叙事。[6] 这种“历史化书写”的核心，不是将灾难“封

存”为过去，而是将其纳入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谱系，使其成为

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长的文化资源。在吉狄马加的诗歌中，玉

树地震不再是“玉树一地的灾难”，而是“中华民族共同经历的

考验”。这些诗句将个体的苦难转化为集体的记忆，即我们共享

同一片土地，共担同一份命运，灾难带来的不仅是伤痛，更是“我

们同属一个民族”的身份确认。而这种集体记忆的建构，对强化

国家认同至关重要。当后代通过诗歌读到玉树地震时，他们感受

到的不仅是一段历史，更是中华民族“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”的

精神传统，这种精神传统会转化为对国家的归属感与认同感。

吉狄马加，作为一位彝族诗人，他的文学创作跨越了民族界

限。早在 2008 年汶川地震后，他便以长诗《献给汶川的挽歌》

开启了以诗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。诗中吉狄马加以

诗性语言勾勒不同地域人群对汶川地震的深切共情，将个体对同

胞创伤的感同身受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熔铸下升华为

集体性的精神共鸣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深厚的情

感根基。在创作关于玉树地震的诗歌时，吉狄马加以独特的方式

进一步介入公共现实。他不从正面描写地震，规避了现象实录与

单纯的情感宣泄，而是以个体诗性视角重塑公共创伤，借用藏族

文化中的独特意象来创作诗歌。在诗歌中不仅有着对藏族地区自

然与文化景观的描绘，更表达了对这片土地及其人民命运的深切

关怀。吉狄马加的“地震诗歌书写”，从汶川到玉树始终以中华

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内核，前后呼应地构建起跨民族文化共鸣的桥

4 结语

梁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文学范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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